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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家的厨房与门前的水井、井边的土地，三者浑然一体。
水井向外，延展出一方石片铺就的平台。洗净的竹篮、案板、锅
碗、筷勺，平日里都摊在台上，由日光曝晒，借日光中的紫外线
自然消毒。

我还在平台上用石片垒起一座露天炉灶。夏秋时节，蔬菜
从地里摘回，妈妈便坐在矮木凳上，剥去枯叶，掐掉带泥的根
须，洗洗切切，随即在灶上烹煮。炉火上总煨着一把深绿色搪
瓷壶，沸水翻滚，随时可烫洗碗筷。若油腻较重，便抓一把草木
灰擦洗，去污去油。洗过的水顺势泼进菜地——厨余归土，滋
养作物，形成一个再自然不过的循环。

在我们这个有意拒绝塑料制品的空间里，每一件器物都遵循
回归大地的法则。渐生裂纹的土陶罐、磨得发亮的木碗木勺、捆
扎蔬菜的旧布条……终将归于泥土，延续与土地最深切的联结。

扎特里拜大叔对西红柿情有独钟。春天，他特意在苜蓿地
头种下三个品种。第一种秋熟后里外通红，只有果蒂凹陷处略
带一抹青绿。果实多为扁圆，若养分充足，便长成扁长椭圆，个
头比寻常果实大上两三倍，两头微微弯翘。皮薄多汁，掰开时沙
瓤清晰可见。第二种是标准圆果，果肉厚实紧致，汁水偏少，专
为熬酱而生。第三种较为少见，色泽鲜亮嫩黄，与第一种一样皮
薄多汁，甜度却极高，吃起来更像水果。

西红柿营养美味，却并不好伺候。牧场多风，有经验的人会
为每一株苗搭支架。每隔一两天，还要掐去新发的侧枝，用布条
将拔节而上的主干系牢。稍一疏忽，饱含水分的枝干便歪倒在
地，一旦折断，枝头青涩的小果便作废了。

往年，吃着扎特里拜大叔送来的西红柿，总忍不住感叹：像
是尝到了童年的味道。“很好吃，对吧？”大叔笑得眼睛弯弯，“这
才是西红柿该有的味道嘛！”

我们会将熟透的西红柿切块，稍作晾晒，与羊肉片、蘑菇、大
蒜片一同爆炒，再转小火慢炖。渐渐地，西红柿蘑菇汤的香气便
在屋内弥漫开来。浇在拉面上细品，那鲜醇滋味足以让街头饭
馆的拌面黯然失色。

今年，在大叔的指导下，我种的西红柿枝头也挂满果实。我
选的是他推荐的圆果品种，专为熬酱，便于久存。

九月，沉甸甸的收获季，一年中最丰裕的日子。我和妈妈在
水井边的平台上，将摘下的西红柿洗净，逐个划上十字花刀，满
满装入木盆，浇上滚烫的开水。果皮由大红转为深紫红色，便可
捞出剥皮。这时的皮一撕即落，顺滑如绸。

这是最简单的西红柿酱做法，甚至无需食谱里常见的“少许
盐”“几瓣蒜”或“一勺白酒”。去皮西红柿切成小块，入锅文火慢
熬一小时，直至浓稠如糊。次日，将冷却的酱再次熬煮半小时，
放凉后装瓶密封即可。我家地窖三排木架的最上层，几乎全被
西红柿酱占满。

有些邻居即便不种西红柿，也要亲手做酱。秋日集市上，常
有马车拉来熟透的果实，人们一搬就是两三箱。

自制酱与市售的截然不同，没有一丁点儿添加剂，味道纯粹
如初。做汤饭也好，炒菜也罢，入口那股酸甜清爽，仿佛还带着
夏日阳光的温度。

九月持续晴燥，正是收割油葵的好时候。黑黝黝、籽粒饱满
的油葵盘铺满路边晒场，连片成海，颇为壮观。地里散落着收割
遗漏的残盘，若要二次回收，得另雇人手。对种植上千亩油葵的
农户来说，索性不再计较，常邀村里闲居的妇女进地捡拾。勤快
些的，单靠捡来的油葵榨油，便够全家吃上一冬。

邻居布鲁汗大姐邀我一同去捡。村外的油葵地一望无际，
蜿蜒伸向天际。“你看！”她低着头边走边喃喃，“地里落下这么
多，今年真是大丰收啊！”手中铁叉利落一挑，便插起三个油葵
盘，甩进身旁的编织袋。

她掰开一个油葵盘，剥出几粒黑亮的葵花籽，对着阳光细
看，再放进嘴里嗑开。“你瞧，圆滚滚的，就这么丢在地里，太可
惜了嘛！”

那是满满当当的一天。我们没做什么计划，说干就干。整
整一天，在收割后的地里翻寻，捡了近五百公斤油葵盘，装袋码
上马车，运往晒场。十天后，油葵盘干透，打出五十多公斤籽儿，
再送往阿苇滩镇上的榨油坊。

榨油坊藏在不显眼的小路旁，门楣上只安安静静刻着四个
字——兄弟油坊。这里采用冷榨工艺，出油率可达百分之四十
五。也就是说，每百公斤葵花籽，能出约四十五公斤油。照此一
算，我们的劳动能换来二十多公斤金黄透亮的葵花籽油，我和大姐
每家至少分得十公斤，够吃一冬，且无任何添加剂，健康又心安。

秋雨淅沥，滋润干涸的土地。连日潮湿，催生了破土而出的
美味——杨树菇。圆润的菌盖如林间精灵，藏在腐叶之下。在
阿勒泰的山野，它们与五针松松籽同步成熟，此时也正是鸡腿菇
肥嫩、牛肝菌黑润的时节。而在我们村附近，最叫人惦记的，始
终是鲜味浓郁的野生杨树菇。

采蘑菇与采浆果，乐趣全然不同。它带着一种无可比拟的
探索快感，充满“不确定”与“发现宝藏”的惊喜，简直是一场大自
然中的寻宝游戏。

每到这个季节，天蒙蒙亮，经验老到的乡邻便三三两两结伴，
潜入村旁林地。他们俯身细查树根四周，搜寻腐叶下探头探脑的
菌盖。那弯腰寻菇的身影，是阿勒泰秋日最具风情的人文画面。

野生杨树菇作为季节的馈赠，意义早已超越食物本身，成为
一种兼具社交与文化传承的集体仪式，也是本地美食传统中浓
墨重彩的一笔。从牧区到都市，由采菇而生的情感记忆，深深扎
根在人与土地的联结中。每年采菇季来临前，我总会和妈妈长
久地念叨它们，如同赴一场与山野的神圣约定。

采菇的传统，早已刻进我们的成长记忆。童年餐桌上，总少
不了一盘杨树菇。物质匮乏的年代，牧羊人更是寻菇的高手。
他们知道，老杨树下背阴潮湿、腐叶深厚之处最易出菇；只采舒
展饱满的，小心留下幼菇和菌丝，让孢子得以繁衍。他们懂得，
唯有如此，山林的馈赠才能年复一年，生生不息。

时至今日，虽不再有人为温饱而采菇，但加入这场寻觅，便
是真正理解阿勒泰美食与自然、土地之间割舍不断的联结。就
连早已习惯城市生活的人，也会被这种亲手触碰土地、直接向自
然索取的生活方式所打动。这也是我在山野牧场生活中，最为
珍视的、与自然共处、向传统回归的文化实践之一。

一个雨后清晨，窗框边忽然人影一晃——是布鲁汗大姐。她
轻敲窗玻璃，唤我同去采杨树菇。一听“采菇”，我早已按捺不住！

布鲁汗大姐挎着柳条篮，手握木棍，脚蹬齐膝牛皮靴。我们
穿行在杨树与桦树的混生林间，时而绕过凸起的岩石，避开低垂
的枝桠与灌丛；时而凝神细寻每一处树根、洼地、沟渠与背阴岩
角，尤其那些积满腐殖、土质松软的地方。林间光影稀疏，脚下
的泥土与苔藓经雨水滋润，潮湿而柔软。一如往常，我的羊驼也
紧随身后。

出发前，布鲁汗大姐执意带了伞。谁料在林中走了半个多
时辰，竟云开日出。天空澄澈如洗，雨后小径上飘着淡淡水汽。
待树叶不再滴水，我们收起伞。大姐干脆丢开木棍，直接用伞柄
拨开腐叶。

与一个极度专注采菇的人同行，可不是什么悠闲的事儿。
她不看风景、不聊草木，一门心思只盯着脚下。常常话说到一
半，便突然蹲下身去，细看树根处的泥土。那低头缓步、凝神寻
觅的模样，活像一位拄杖沉思的长者。

我们踩着厚厚的腐叶前行，脚下沙沙闷响，似在回应菌丝散
出的若有若无的芬芳。在一堆隆起的腐叶下，我发现一丛伞盖
圆润、肉质肥美的杨树菇，淡灰中透着粉润。俯身时，幽微的菌
香钻入鼻腔，清润宜人。这时我才懊悔没穿靴子——运动鞋早
被湿泥浸透，也才意识到，靴子还能防备腐草下暗藏的蛇虫。说

到底，布鲁汗大姐这身装扮，才是专业采菇人的标配。
此后，每走十几步，便能在杨树根旁见到破土而出的菌菇，

像一把把大小不一的伞。腐叶与黑泥沾在伞顶，像是刚从沉睡
中醒来。这场寻宝游戏的奖品，不再是童年的毛绒玩具，而是林
间隐匿的蘑菇精灵。每一次新发现，都让我们忍不住轻声欢呼，
惊得枝头山雀扑棱棱飞去。

我们从不会认错杨树菇。其一，它灰粉色的菌盖细腻如婴儿
肌肤，温润光滑，独树一帜；其二，向白色菌柄收拢的粉褐色菌褶，如
丝绸般泛着柔光。那独一份的柔和色调，连漫山野花也为之逊色。

我们都带了小刀。库齐肯奶奶曾叮嘱我：“采蘑菇得用刀
割，别直接揪。用这样的法子采，来年原地还会再长，甚至可以
一直长下去。”

“一直？”我脱口问道。
“对呀，能很久很久。”她答。
一位裹着湛蓝色头巾的老妇人，佝偻着身子站在浓密的蔷薇

果丛旁，低头细瞧落叶。过膝的牛皮靴沾满泥浆，左手提铁桶，右
手拄长木棍。她沉浸在自己的世界，全然未觉我们已驻足许久。
这时，小羊驼忽然从灌木丛后探出头来，好奇地嗅了嗅她的木棍。

“哎——呀呀呀！”老妇人猛地丢开棍子，惊叫出声。定神一
看，小羊驼正一脸无辜地站在身旁，好像什么都没发生。

“刚才……”她指指羊驼，“我还以为有狼呢！”
我连忙道歉，又问她是否需要帮忙。

“不！不！不用！”她连连摇头，眼里带着几分惊魂未定的兴
奋。说完，弯腰从灌木丛下拖出一只装满蘑菇的红柳筐，朝我们
示意：“我在找杨树菇呢！”

我们相视一笑。那一刻，算是确认了彼此都是“同道中人”。
寻觅途中，我看见有些杨树菇簇拥丛生，有些则独自静立，守着

一方小天地。我还发现一朵硕大无比的杨树菇，宽大圆厚的伞盖
下，密密麻麻挤着拇指大的幼菇，如同一群婴孩依偎在母亲身旁。

我单膝跪地，轻轻拂去伞盖上的腐叶。用小刀从肥厚菌根
处划过时，特意把那些细小幼菇重新埋回腐叶之下——这朵脸
盆大的杨树菇，是我此行最大的收获。

布鲁汗大姐是个容易满足的人。她提醒我该返程时，我们
的篮子早已装得满满当当。归途之上，菌香阵阵，随风飘散。

我和妈妈把带着秋日泥土清香的杨树菇摊在井边，它们仍
带着夜露般的新鲜、晨雨般的清亮。这时，我们总会久久端详，
细细谈论。

清洗的过程，于我们如同一场庄严的丰收仪式。我们心怀
感恩，认真对待这份自然的馈赠——老化根茎、腐坏沾泥的菌肉
埋入堆肥，化作养分重回土地；挑好的菌菇用井水洗净，去尽沙
土腐叶，浸泡半小时，让藏匿的小虫慢慢浮出。

烹饪时，只需顺着菌褶撕成条，与沙地野葱同炒，或随手丢
入面片汤，清汤白水间便漫溢山野清气。吃得人额头微汗，心底
踏实安稳。这是牧羊人的吃法，也是真正留住原味的做法。自
这片土地上有了杨树、有了秋雨，便一直如此。

从那以后，每逢秋雨初歇，我便常与布鲁汗大姐结伴入林。
直到十一月初，第一场雪落下，采菇季才算真正落幕。

在布鲁汗大姐指点下，我渐渐也成了采菇的熟手。她还教
我晒制干菇——洗净，掰块，铺在芨芨草帘上，置于通风处自然
风干。干透后，收入透气的棉布袋，挂在棚子底下的梁柱上，静
静等待寒冬里下锅的时刻。

于是，雨水丰沛的秋日里，集市街巷、邻里闲谈，人人都在继
续有关杨树菇的话题，猜测季节长短与菇品好坏。有趣的是，从
没有人会透露自己发现好菇的具体地点。

十月，晨雾与秋雨同来，深秋已至。雨停之后，阳光虽还灿

烂，空气却已清寒。地里的土豆、胡萝卜叶片，如揉皱的深色纸
片，在风中微微颤动。我将铲头插入松软泥土，小心翻挖，当块
根露出时，忍不住轻声欢呼。

白菜、大葱与洋葱还要再等一等，经霜之后采收更佳。我和
妈妈为它们锄去最后一遍草。这些，便是我们过冬的主要蔬
菜。还记得六月底撒下那些细小褐色种子时，妈妈说，从一粒种
子到三四个月后堆满地窖的蔬菜，需要的是坚定的心意与日复
一日的劳作。

为避免冬日依赖反季蔬菜，夏日种植耐储存的作物便尤为
重要。尤其牧民饮食中离不开的土豆和胡萝卜，更要在秋日及
时储备。

今年，我还试种了青萝卜。萝卜上青下白，带有一股辛辣
气，收获时最长的超过半米。

前些天，我已拔回一批，洗净后切成两厘米厚的圆片，再改刀
成粗细均匀的长条，铺满整整六张芨芨草帘，置于户外晾晒。淡
黄草帘衬着白绿相间的萝卜条，宛如一幅大地艺术作品。今年收
了五十多根青萝卜，一半切条晒干，另一半待霜冻前入窖冬储。

晾晒时需时常翻面。约三天晾至半干，便入盆加盐、白糖、
辣椒面，用手揉匀入味。别看鲜萝卜条一大堆，晒干后也就装了
十个玻璃瓶，悉数存入凉爽通风的地窖。煮汤饭、做抓饭时，抓
一把切碎的萝卜干下去，脆爽解腻，满口清香。

冬日的地窖，宛如一座微型饮食文化展馆。木架上摆满琥
珀、大红、金黄、紫红的果酱罐，旁侧是带着黑土的土豆、胡萝卜
与青萝卜。石墙上倒挂着饱满的白菜和成串紫葡萄。这些只施
堆肥的果蔬久存不腐，只是水分渐失，慢慢干瘪而已。

我还储备了一整面袋干奶酪。一半酸口，是托布鲁汗大姐
用砖茶从高山牧场换来的；一半原味，是用平日喝不完的牛奶随
手制成。我从城里买回真空袋，借来封口机，和妈妈忙活一下
午，按一次食量分装，抽气封口，贴上口味标签，整齐码在木架
上，随吃随取，十分方便。

至于过冬的牛羊肉，也早已和布鲁汗大姐约定——她家11
月底冬宰，会为我家留一条牛腿与一只整羊。

我和妈妈无论身体还是心理上，都已做好过冬的准备。此
刻心底隐隐有另一种情绪，是“谢幕”后的沉静，与春日向上生长
的生机截然相反。这种变化不只在心里，也弥漫在空气中——
自下而上的清冷，像一只微凉的小手轻触着你，提醒道：霜快来
了，雪也快来了，又一轮季节轮回即将开始。

我之所以在食物上倾注如此多心力，除了追求天然健康的
食材，更重要的是受妈妈影响。记忆中，她总是从早忙到晚——
熬制各种果酱，烘烤果酱面包或蜂蜜饼干，用蛇麻草、沙棘果酿
制果酒。她还耐心地将这些手艺一一传授于我，叮嘱每一处细
节。她生性俭朴，也时刻提醒我珍惜食物。

我家的厨房里，从不缺点心、饮品。一家人围坐时，聊得最
多的往往是：下一顿吃什么？

一处居所，正因有了厨房，有了那一方灶台上袅袅升起的烟
火气，才真正称得上是家。厨房安妥了，整个家便圆满了大半。
我始终觉得，厨房本身就是一种地域文化。从这里端出的每一
道菜，都带着鲜明的地方印记。山水气候、风土人情，乃至掌勺
人的性情，都悄然融入食物的滋味。正是这些无形之物，造就了
天南海北各异的食材、口味、技法与饮食习惯。说到底，一方美
食之魂，始终深植于一方水土。一旦离开故土，便如离枝的花
朵，失了魂魄，也断了根脉。

晚饭后，我和妈妈坐在杨树下的矮榻上休息。我舒展手臂，
背靠围栏，后脑勺枕在交叠的掌心。一阵风过，我轻吸一口气，
脱口问道：“这是……什么味儿？”

妈妈也抬手闻了闻，“西红柿的味道。天天吃西红柿，又熬
了一架子酱，可不就是它嘛！”

“有西红柿的香，但又不全是。”我点头又摇头。
妈妈环顾四周：“黑加仑？薄荷？还是艾草？”
此时，一道道浓淡不一的琥珀色光带穿透天际，为万物镀上

光晕，映出层层叠叠、变化无穷的暮色。正对我的方向，太阳沉
向山后，天际留下缕缕金黄、赭红、藏紫与玫瑰色霞光，华美绚
烂，充盈心神。只一瞬，那浓烈的色彩便悄然褪去，只剩淡紫、浅
粉，以及丝丝淡黄与青灰。这无穷变幻的色彩，几乎超出双眼所
能捕捉的极限。

日落的仪式已然就绪——光线渐暗，所有色彩缓缓沉入暮
色，色彩的魔法慢慢消散。湛蓝的夜幕，彻底合拢。

转瞬，暮色归于夜色。院中葡萄藤、苹果树、白桦树，被骤然
亮起的太阳能路灯染上一层暖橘色。隔着旧木栅栏，可见一个
男子骑马缓行，身后的母牛带着牛犊悠然踱步，如电影里的慢镜
头，在暖光中踏起细碎金尘。这光影交织的宁静温暖，足以令摄
影师和画家动容。栅栏边，几只母鸡缩着翅膀，咕咕低鸣，在堆
肥上轻刨……目光所及，皆是丰足安然。

这一切，不正是我们奔赴山野牧场的初心吗？
在这里，我是一个拥有时间，也能真正掌控时间的人。在这

里，生活如此丰盈。
鹅卵石缝隙间青草丛生；蜘蛛网沿着栅栏顶端张开，从一根

木桩牵到另一根木桩，像薄纱随风轻晃；一只蜜蜂掠过眼前，悄
然落入紫菀花丛；苹果树枝叶间，绿背山雀啾鸣不已；傍晚凉意
渐起，玫瑰香气渐渐淡去；一只橘猫从栏外踱入，不慌不忙，在石
屋墙角静坐，等候昨日从它爪下溜走的老鼠……当忽然意识到，
在这万物和谐中，竟也有属于我的位置时，心中满是惊喜与感
动，好像被整个世界温柔拥抱着。

我的生命如此丰盛。有太多事要学、要做，有太多美好时节
值得细细品味。每一天，都过得忙碌而踏实。

牧区生活或许少了便利的医疗条件，却拥有滋养身心的空
气、阳光与万物生灵……它们都是生态系统中不可或缺的一部
分。我们从不孤独，被这一切温柔环绕、默默支撑。

这里的日子，表面看似相同，于我却日日新鲜、处处惊喜。
每个清晨推开门，阳光洒落的那一刻，都像人生第一次遇见。每
一个崭新的日子，都是我全心投入、尽情享受的旅程。

十六年前，我告别城市，离开经营多年的圈子与相知好友，离
开工作单位与熟悉的办公桌。这些看似平常的依托，曾是我生活
的根基。离开前，我反复思量——我要么是疯了，要么是做对了，
答案各占一半。相识之人都不停地告诫我，说我迟早会回头，只
是举的例子各不相同。一位长者直言：多年前，他认识一位企业
家，斥资三百万想在山野重建一座承载游牧民俗的老院子。结果
不到一年便仓皇离去。他说，一个民族的文化，哪能轻易复原？

类似的劝告，我听过许多。每一种，都曾让我心生忐忑。
也许，疯与对，本就没有分明的界限。站在各自的立场，人人

都觉得自己正确。每个人都在摸索属于自己的路，关键在于能否
守住初心。慢一点也好，步子小也罢，只要往前走，就有希望。

十六年来，我珍惜每一个清晨与夜晚，一步一步踏实前行。
我无法用“成败”定义自己的一切，真正支撑我的，是向上行走的
过程本身，而非终点的风景。在这个万物加速、众人争先的时
代，能守住自己的节奏，一寸寸用脚步丈量前路，于我已是莫大
的幸运。而最重要的，是你是否走在正确的方向上。

如今，每到黄昏，看落日熔金，数繁星满天……一阵清风穿
院而过。我回头望向院门，眼前景象竟如一幅徐徐展开的古画
卷：用旧料修复的老院墙，承载游牧记忆的石头老屋，满院扎根
水土、随风摇曳的花草……难以置信，这一切都出自我的心念与
双手。而我，早已融入其中，成为画卷的一部分。

我蹬掉靴子，解散盘了一天的发髻，用手指轻轻梳理，任晚
风拂过发梢。“我想……应该是……”那一瞬间，我终于抓住连日
来萦绕心头的感受：“是啊，是幸福的味道！”

我的家乡我的国
◎远方

我站在克兰河畔的堤岸
仰望清晨第一缕金色霞光
它越过大漠，轻掠草原
染遍连绵群山，映亮我的脸庞

这束光，引我穿越时光隧道
从远古雪岭缓缓苏醒
于千年古道乘风而来
这束光，照亮我归家的长路
让故乡的河水奔腾不息
与祖国的脉搏同频流淌

我生长在祖国最西北的边疆
扎根于金山环抱、银水奔流的阿勒泰
这里有终年凝雪的巍峨山巅
有辽阔苍茫的千里草原
有蜿蜒西去的额尔齐斯河

此刻，我仿佛看见群山起舞
耳畔回响河水奔涌的乐章
放眼望去——
我的家乡，与伟大祖国同心同向
长江写意山河雄浑诗行
黄河铺展大地金色华章
灵秀阿勒泰，大美自寻常
是远山覆雪的静谧苍茫
是草原散落的点点毡房
是马蹄踏过青草的声响

路，蜿蜒在群山之间
夜，星光与篝火相伴
我们守护金山的馈赠宝藏
心向远方，期盼通衢坦途
连通山海之外的万千天地
奔赴烟火丰盈的幸福小康
岁月流转，春风浩荡
祖国的荣光，将千里北疆尽数照亮

这片曾经遥远的土地
如今大道通达，坦途纵横四方
曾经闭塞的深山牧区
早已连通四面八方
电网穿山越岭，信号覆满原野
雪山不再遥远，草原牛羊遍野

“边疆处处赛江南”
漫漾着家乡牧歌的悠扬

看，村落整洁，烟火氤氲
屋舍俨然，街巷笑语朗朗
凛冽冰雪，再也阻隔不了前行的脚步
人类滑雪起源地，乘风逐梦，再度扬帆
阿山古道化作迎宾通途
金山银水，美名远播四方
一条条宽阔公路伸向远方
一张张幸福笑脸灿若朝阳
皆在诉说家乡的日新月异
亦在见证祖国的盛世富强

伫立巍巍阿尔泰山下
静看河水滔滔，奔涌浩荡
无数平凡而坚毅的身影
坚守在工地、哨卡、讲台、农庄
以汗水雕琢奋斗者的塑像
以信念挺起边疆儿女的脊梁

五十六族同心，万千儿女同向
我们共有一个光荣的名字——中华
每一张淳朴笑脸，每一颗滚烫赤心
皆心向朝阳，奔赴东方

我深深懂得
乡土的每一次蝶变生长
皆依托祖国坚实的守护与担当
边疆的每一步砥砺前行
都与华夏大地血脉相融、命运同航

脚下这片沃土
是祖国寸土不让的锦绣河山
心中这份信仰
是世代相守、并肩奋进的力量
眷恋可爱的家乡
礼赞砥砺奋进的伟大祖国
我愿以奋斗为笔，以初心为光
在时代恢宏的长卷之上
书写属于一代人的热血诗行

我爱你
钟灵毓秀、金山银水的阿勒泰
我爱你
山河锦绣、繁荣昌盛的伟大祖国
愿山河无恙，故乡常美
愿泱泱华夏
盛世永续，璀璨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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